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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我
喜
歡
讀
絲
綢
之
路
探
險
家
回
憶
錄
，
那
些

驚
險
的
經
歷
和
考
古
發
現
令
人
心
馳
神
往
。
駱

駝
和
馬
是
探
險
家
的
好
幫
手
，
他
們
當
然
值
得

被
罩
上
耀
眼
的
光
環
，
但
絲
路
的
一
大
功
臣
毛

驢
卻
湮
沒
無
聞
，
似
有
點
不
公
。
瑞
典
東
方
學

家
雅
林
的
回
憶
錄
︽
重
返
喀
什
噶
爾
︾
對
毛
驢
着
墨

較
多
，
還
這
種
老
老
實
實
的
動
物
一
個
公
道
。

雅
林
是
發
現
樓
蘭
古
國
的
斯
文
．
赫
定
的
瑞
典
老

鄉
，
大
學
學
突
厥
語
，
畢
生
研
究
南
疆
維
吾
爾
語
言
及

其
歷
史
文
化
。
一
九
二
九
年
，
他
從
中
亞
安
集
延
騎
馬

翻
越
帕
米
爾
高
原
，
歷
盡
艱
辛
到
達
南
疆
重
鎮
喀
什
噶

爾
，
真
實
記
錄
了
南
疆
群
雄
並
起
的
混
亂
年
代
。

他
在
書
中
深
情
地
寫
道
：﹁
剛
到
喀
什
噶
爾
，
我

就
被
這
裡
的
毛
驢
迷
住
了
。
這
些
毛
驢
是
世
界
上
最

有
耐
心
的
動
物
。
在
喀
什
噶
爾
的
巴
扎
上
，
人
們
可

以
看
見
裝
得
滿
滿
的
口
袋
重
重
地
搭
在
毛
驢
的
背
兩

側
，
主
人
騎
在
上
面
，
還
抱
着
一
個
或
兩
個
孩
子
。

沒
必
要
給
毛
驢
戴
上
籠
頭
，
只
要
驢
的
主
人
騎
在
驢
身
上
，
手

上
提
一
根
棍
子
，
就
可
以
引
導
他
的
驢
穿
行
在
來
來
往
往
的
人

流
中
。
讓
驢
朝
左
或
右
走
，
主
人
只
須
在
驢
屁
股
上
重
重
抽
一

下
。
毛
驢
有
一
種
從
車
輛
縫
隙
中
穿
越
而
行
的
令
人
叫
絕
的
能

力
，
牠
們
也
有
突
然
停
下
來
不
走
的
本
領
，
而
且
世
界
上
沒
有

什
麼
力
量
能
使
牠
們
再
向
前
移
動
一
步
。﹂
這
些
文
字
不
僅
讓

人
感
知
到
毛
驢
吃
苦
耐
勞
的
本
性
，
還
有
牠
的
倔
脾
氣
。
一
位

新
疆
老
友
告
訴
我
，
維
吾
爾
生
活
離
不
開
驢
子
，
罵
自
己
的
驢

時
喜
歡
說﹁
你
以
為
你
是
村
幹
部
，
走
到
哪
兒
，
吃
到
哪

兒﹂
，
藉
以
表
達
對
脫
離
群
眾
的
基
層
幹
部
的
不
滿
。

金
庸
先
生
在
︽
書
劍
恩
仇
錄
︾
中
對
毛
驢
也
有
生
動
描
寫
。

他
將
阿
凡
提
座
下
的
毛
驢
形
容
為
比
大
黃
狗
大
一
點
點
，
戴
上

官
帽
後
，
就
嫌
自
己
尾
巴
髒
，
叫
主
人
把
尾
巴
切
去
，
諷
喻
那

些
一
朝
把
官
當
，
就
數
典
忘
祖
之
輩
。
國
畫
大
師
黃
胄
年
輕
時

隨
部
隊
進
疆
，
迷
上
能
歌
善
舞
的
維
吾
爾
人
，
留
下
大
量
以
毛

驢
為
題
材
的
畫
作
，
被
稱
為﹁
畫
驢
大
師﹂
。
文
革
中
受
到
迫

害
，
被
罵
成﹁
驢
販
子﹂
。

關
於
毛
驢
倔
脾
氣
的
原
因
，
雅
林
考
證
了
中
近
東
各
民
族
的

民
間
傳
說
。
話
說
大
洪
水
時
代
，
毛
驢
與
其
他
動
物
要
登
諾
亞

方
舟
避
難
，
輪
到
自
己
時
，
毛
驢
突
然
停
下
腳
步
。
原
來
魔
鬼

因
諾
亞
不
允
許
他
上
船
，
便
藏
在
了
驢
尾
巴
下
。
毛
驢
為
人
誠

實
，
拒
絕
上
船
，
諾
亞
不
知
就
裡
，
使
勁
揪
住
驢
耳
朵
猛
拉
，

驢
耳
朵
便
拉
長
了
。
毛
驢
有
與
魔
鬼
打
交
道
的
經
驗
，
故
養
成

了
突
然
停
步
、
拒
絕
往
前
走
的
習
慣
。

我
未
在
新
疆
生
活
過
，
對
驢
的
了
解
基
本
上
是
從
書
本
上
得
到

的
。
雅
林
在
書
中
認
為
，
維
吾
爾
人
喜
歡
毛
驢
的
勤
勞
和
忠
誠
。

但
一
位
新
疆
朋
友
卻
告
訴
我
，
其
實
維
吾
爾
人
並
不
喜
歡
毛
驢
，

不
吃
驢
肉
，
認
為
牠
是
污
穢
之
物
，
維
族
人
最
常
用
的
罵
人
的
髒

話
就
是﹁yuxiek

﹂
，
很
髒
的
粗
口
。
朋
友
還
建
議
我
讀
一
下
新
疆

作
家
劉
亮
程
的
散
文
和
小
說
，
他
對
毛
驢
的
描
寫
令
人
叫
絕
。
雅

林
和
朋
友
的
說
法
相
互
矛
盾
，
也
不
知
哪
個
說
得
對
。

在
我
老
家
膠
東
地
區
，
毛
驢
是
農
民
的
好
幫
手
。
小
時
候
，
我

家
廂
房
中
有
個
磨
糧
食
的
大
石
磨
，
小
毛
驢
被
蒙
上
眼
睛
後
，
一

圈
一
圈
地
拉
着
石
輾
子
轉
，
轉
幾
個
鐘
頭
都
不
歇
腳
，
金
黃
色
的

玉
米
粒
化
成
涓
涓
細
流
，
從
石
磨
縫
中
流
淌
出
來
，
小
毛
驢
不
知

疲
倦
拉
磨
的
樣
子
看
了
好
可
憐
，
至
今
歷
歷
在
目
。

在
絲
綢
之
路
的
興
起
與
繁
盛
中
，
動
物
的
貢
獻
巨
大
。
駱
駝

是
貿
易
商
隊
的
主
要
交
通
工
具
，
馬
擔
當
了
保
護
商
隊
免
遭
盜

匪
襲
擊
者
坐
騎
的
角
色
，
而
小
小
的
毛
驢
，
則
是
綠
洲
之
上
城

鎮
和
鄉
村
人
們
生
產
生
活
的
最
踏
實
的
幫
手
。
在
我
的
心
目

中
，
這
三
種
吃
苦
耐
勞
的
動
物
，
不
愧
為﹁
絲
路
三
傑﹂
。

南疆毛驢雜談

七
歲
的
小
家
欣
告
訴
我
，
她
每
天
清
晨
六
點
起

床
，
通
常
一
邊
刷
牙
一
邊
還
在
睡
。
放
學
後
做
功

課
，
一
直
做
到
吃
晚
飯
。
飯
後
溫
習
到
九
點
，
準

備
不
同
科
目
的
測
驗
。
只
有
星
期
六
最
輕
鬆
，
早

上
可
以
去
附
近
的
遊
樂
場
玩
耍
兩
個
鐘
頭
，
晚
上

准
予
看
一
個
鐘
頭
電
視
。
星
期
天
又
是
重
複
溫
習
，
就

偶
爾
玩
玩
遊
戲
。

那
天
是
星
期
五
，
她
打
電
話
告
訴
我
：﹁
今
晚
真
開

心
。
我
做
功
課
做
得
快
，
媽
媽
獎
勵
我
，
讓
我
看
電
視

了
，
還
有
吃
雪
糕
。﹂
她
興
高
采
烈
地
描
述
電
視
節
目

內
容
，
我
愈
聽
愈
心
酸
。
原
來
，
她
快
樂
的
要
求
竟
是

如
此
低
微
。

最
近
家
長
要
求﹁
取
消
小
三T

SA

﹂
的
呼
聲
響
徹
雲

霄
，
我
想
到
小
家
欣
的﹁
非
童﹂
生
活
，
極
為
贊
成
取

消T
SA

。
香
港
的﹁
畸
形﹂
考
試
制
度
殘
害
學
童
，
家

長
擔
心
輸
在
起
跑
線
的
心
態
，
剝
奪
童
真
。

當
年
我
應
付
的
升
中
試
和
中
學
會
考
，
與
現
今
的
考
試
壓
力
比

較
，
輕
鬆
得
多
。
但
半
世
紀
以
來
我
仍
然
經
常
發
惡
夢
，
夢
中
對

着
艱
深
的
數
學
試
題
無
從
下
筆
。
小
家
欣
長
大
後
，
如
何
擺
脫
這

種﹁
慘
無
人
道﹂
的
考
試
惡
夢
和
陰
影
？
不
敢
想
像
。

我
讀
中
學
時
，
最
喜
歡
中
國
歷
史
，
但
香
港
的
考
試
範
圍
要
背

熟
歷
代
王
朝
年
份
，
背
得
頭
昏
腦
脹
，
意
興
闌
珊
。
如
今
打
開
電

腦
，﹁
焚
書
坑
儒﹂
發
生
於
何
時
，
一
目
了
然
。
當
年
死
讀
死

背
，
真
冤
枉
。

上
學
讀
書
，
應
該
是
樂
趣
無
盡
。
帶
小
學
生
去
超
市
買
糖
果
，

讓
他
們
實
地
購
物
結
賬
，
自
然
會
學
懂
乘
數
法
；
去
水
族
館
，
認

識
海
洋
生
物
；
吹
波
波
，
認
識
肺
部
呼
吸
功
能
；
唱
英
文
歌
，
學

習
英
語
文
法
。
學
習
樂
無
窮
，
不
應
該
像
小
家
欣
那
樣
面
對
考
試

壓
力
，
喪
失
童
年
生
活
。

德
國
學
童
在
六
歲
之
前
，
不
會
在
課
堂﹁
排
排
坐﹂
對
着
黑
板

上
課
。
老
師
帶
領
他
們
走
進
森
林
，
認
識
大
自
然
的
花
草
樹
木
和

蟲
鳥
野
獸
，
讓
他
們
懂
得
欣
賞
這
個
美
好
世
界
。
六
歲
之
後
，
才

學
寫
阿
拉
伯
數
字
。
德
國
學
童
顯
然
沒
有
考
試
壓
力
，
卻
不
見
得

他
們
輸
在
起
跑
線
。
德
國
的
科
技
發
展
，
有
目
共
睹
。

我
童
年
居
住
在
土
瓜
灣
，
日
日
去
海
心
廟
的
竹
棚
看
電
影
，
迷

戀
馮
寶
寶
和
陳
寶
珠
。
那
時
麗
的
電
視
開
台
不
久
，
餐
餐
吃
飯

﹁
電
視
當
做
配
菜﹂
。
我
沒
有
因
此
輸
了
起
跑
線
。

考試制度 跳出
框框
蒙妮卡

賈
樟
柯
︽
山
河
故
人
︾
最
有
趣
的
，
是
片

名
要
等
到
戲
過
了
三
分
一
，
即
二
零
一
四

年
，
梁
子
與
煤
礦
同
事
大
合
照
時
才
在
銀
幕

出
現
。
這
或
是
無
意
之
筆
，
也
可
能
是
賈
導

覺
得
人
物
的
關
係
，
即
濤
兒
在
煤
礦
老
闆
晉

生
和
煤
礦
工
人
梁
子
之
間
，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挑
了

晉
生
而
放
棄
梁
子
，
更
要
待
濤
兒
與
晉
生
結
婚
生

子
又
離
異
而
又
各
自
發
跡
後
，
也
待
梁
子
在
煤
礦

繼
續
當
了
十
五
年
工
人
且
弄
得
一
身
頑
疾
之
時
，

才
有
講﹁
故
人﹂
的
條
件
，
因
而
才
打
出
片
名
。

這
是
很
吸
引
的
一
點
。

第
二
點
有
趣
的
是
濤
兒
與
二
男
的
四
場
戲
：
第

一
場
是
三
人
在
濤
兒
父
親
的
電
器
店
，
濤
兒
招
呼

客
人
試
聽
葉
蒨
文
的
︽
珍
重
︾
，
然
後
和
梁
子
滋

味
地
分
吃
一
盒
餃
子
，
晉
生
旋
拂
袖
而
去
。
這
場

戲
有
賈
導
一
貫
的
風
格
和
水
平
，
有
推
進
也
有
留

白
，
無
須
樣
樣
說
出
口
。
而
對
香
港
觀
眾
，
眼
見

汾
陽
世
紀
末
的
情
景
，
而
身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的
戲

院
，
突
然
聽
到
四
分
一
世
紀
前
葉
蒨
文
的
老
歌
，

威
力
真
有
如
煤
礦
爆
炸
。

第
二
場
戲
是
濤
兒
在
的
士
高
，
終
於
向
梁
子
默
認
已
選
了

晉
生
；
第
三
場
是
濤
兒
去
梁
子
家
給
他
送
喜
帖
，
梁
子
剛
要

離
開
傷
心
地
去
他
鄉
謀
生
，
二
人
分
手
的
情
境
；
第
四
場
是

二
零
一
四
年
，
已
成
為
加
油
站
老
闆
的
濤
兒
，
去
看
病
重
的

梁
子
，
給
他
一
疊
錢
醫
病
並
送
上
慰
問
。
這
三
場
戲
我
覺
得

是
賈
導
少
有
的
失
手
，
或
是
基
於
商
業
考
慮
，
都
變
了
些
大

路
的
東
西
，
特
別
是
濤
兒
和
梁
子
重
逢
一
幕
，
所
謂﹁
故

人﹂
，
功
夫
就
看
這
段
！
可
惜
令
人
失
望
。
不
是
說
應
有
什

麼
驚
人
之
舉
，
只
是
濤
兒
和
梁
子
之
間
，
實
在
不
會
只
是
老

友
的
關
係
。
至
於
二
零
二
五
年
澳
洲
和
張
艾
嘉
那
一
大
段
，

我
覺
得
是
完
全
不
必
要
，
也
破
壞
了
整
套
電
影
。
賈
導
的
強

項
是
說
出
活
在
世
界
邊
陲
之
人
的
內
心
境
況
，
描
繪
未
來
當

然
可
以
做
，
不
過
風
格
就
跟
前
半
部
戲
脫
了
鈎
，
而
那
段
忘

年
戀
也
太
大
路
。
走
商
業
路
線
不
一
定
要
犧
牲
趣
味
和
留

白
，
這
是
個
議
價
和
角
力
的
問
題
。

不
過
，
能
在
內
地
公
演
且
票
房
報
捷
總
是
好
事
，
希
望
在

下
套
片
子
會
見
到
更
鮮
活
的
賈
導
原
味
。

山河故人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一
位
在
省
城
開
有
三
家
連
鎖
飯
店
的
餐
飲
業
老
闆
年
輕
有

為
，
風
頭
正
健
，
二
零
一
二
年
準
備
在
南
方
城
市
再
投
資
一

家
連
鎖
店
，
偶
然
與
易
友
姚
向
松
先
生
相
遇
，
順
便
問
及
這

筆
投
資
的
風
險
問
題
。
根
據
他
當
時
占
得
的
︽
剝
︾
之

︽
晉
︾
卦
，
姚
向
松
說
：﹁
我
勸
你
不
要
投
資
。
︽
剝
︾
卦

有
事
業
凋
敗
、
下
屬
狼
狽
為
奸
之
象
，
可
能
以
嚴
重
虧
損
而
告

終
。
且
外
卦
艮
化
為
離
，
離
數
為
九
，
表
明
該
店
必
止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
能
收
回
九
十
萬
元
投
資
就
算
萬
幸
。﹂
餐
飲
老
闆
十
分
不

悅
，
他
自
信
地
說
：﹁
辦
法
總
比
困
難
多
。﹂
結
果
該
店
執
意
開

業
後
，
前
台
及
後
堂
經
理
串
通
一
氣
從
中
漁
利
，
普
通
員
工
懶
懈

粗
俗
，
生
意
無
論
紅
火
還
是
清
冷
，
賬
面
上
顯
示
的
都
是
虧
損
。

到
了
二
零
一
三
年
尾
，
竟
然
出
現
了
店
門
洞
開
、
大
廳
一
連
數
日

空
寂
無
人
的
場
面
，
唯
一
的
食
客
就
是
員
工
自
己
。
幸
好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初

以
九
十
萬
元
的
價
格
成
功
脫
手
轉
讓
。
雖
然
辦
法
總
比
困
難
多
，
但
此
時
除

了
關
門
轉
讓
還
能
僥
倖
奏
效
之
外
，
其
餘
的
辦
法
一
概
失
靈
。

剝
卦
探
討
處
在
剝
落
、
凋
零
之
際
的
應
對
韜
略
。
卦
辭
說
：﹁
剝
，
不
利

有
攸
往
。﹂
高
山
強
撐
着
挺
立
在
空
中
搖
搖
欲
墜
，
它
的
根
基
正
在
自
下
而

上
大
塊
大
塊
地
發
生
崩
塌
、
剝
落
，
這
一
景
象
象
徵
着
事
業
凋
殘
、
剝
落
的

境
況
。
在
這
種
境
況
之
中
，
正
確
和
正
義
的
力
量
已
經
被
孤
立
和
驅
逐
出
局

外
，
邪
惡
勢
力
深
根
蟠
結
、
毒
焰
熏
天
，
明
火
執
仗
地
到
處
破
壞
和
掠
奪
，

公
共
利
益
已
被
拆
解
和
瓜
分
一
空
，
整
體
事
業
正
在
無
可
挽
回
地
走
向
剝
落

與
崩
潰
。
仁
人
志
士
只
能
見
證
和
忍
受
這
個
悲
劇
展
開
的
過
程
，
首
要
任
務

是
要
防
止
剝
落
的
魔
爪
殃
及
自
身
，
因
為
守
護
自
己
就
是
守
護
翻
轉
時
局
的

僅
有
的
一
線
生
機
。
一
切
剝
落
都
是
禍
從
下
起
，
只
有
不
斷
向
下
深
根
固
本

才
能
有
效
防
止
剝
落
。
大
地
的
堅
厚
是
山
嶽
雄
峙
之
基
，
人
民
富
足
是
國
力

強
盛
之
本
，
民
眾
奮
發
有
為
是
社
會
興
旺
發
達
的
根
本
動
力
。

初
六
、
剝
床
以
足
，
蔑
貞
，
凶
。
床
腳
開
始
腐
朽
、
剝
落
了
，
睡
在
床
上

的
人
再
也
不
能
高
枕
無
憂
。
這
時
候
還
來
得
及
也
沒
有
太
大
難
度
加
固
或
更

換
床
腳
，
如
果
認
為
床
腳
剝
落
了
不
影
響
睡
眠
，
暫
時
可
以
置
之
不
理
，
那

麼
，
更
多
更
大
的
剝
落
會
像
餓
虎
爭
食
一
樣
洶
湧
而
至
。

六
二
、
剝
床
以
辨
，
蔑
貞
，
凶
。
剝
落
已
經
到
達
床
板
了
，
整
張
床
完
全

喪
失
了
供
人
睡
眠
的
功
能
；
如
果
主
人
現
在
還
不
考
慮
將
整
張
床
予
以
及
時

修
理
或
更
換
的
話
，
那
麼
，
他
的
心
靈
比
床
板
還
要
凋
敗
，
他
的
一
生
注
定

沒
有
事
業
，
甚
至
連
生
存
都
成
為
一
種
沉
重
的
負
擔
。

六
三
、
剝
之
無
咎
。
當
人
們
都
在
為
貪
污
和
鯨
吞
公
共
財
物
忙
得
熱
火
朝

天
並
且
習
以
為
常
的
時
候
，
他
為
了
免
遭
到
排
擠
與
陷
害
，
暗
地
裡
將
自
己

分
得
的
一
份
難
以
抗
拒
的
不
義
之
財
逐
一
登
記
封
存
，
隨
時
準
備
在
海
晏
河

清
的
一
天
如
數
交
公
。
這
是
在
剝
落
之
世
蹈
危
履
險
而
磨
礪
出
來
的
一
種
無

奈
之
舉
。

六
四
、
剝
床
以
膚
，
凶
。
身
上
的
皮
肉
開
始
剝
落
了
，
僅
餘
下
殘
喘
的
一
息
。

救
援
的
力
量
山
高
皇
遠
，
身
邊
的
一
切
無
一
不
對
他
形
成
煎
熬
與
圍
攻
，
真
正
到

了
自
己
無
力
支
配
自
己
、
自
己
無
力
拯
救
自
己
的
時
候
了
。
不
是
他
身
遭
陷
害
，

也
不
是
他
罪
重
當
誅
，
而
是
當
初
能
夠
阻
止
剝
落
的
時
候
沒
有
及
時
採
取
措
施
，

日
拖
月
積
，
乃
至
於
讓
剝
落
蛀
空
了
生
命
，
在
人
間
他
已
無
路
可
走
。

六
五
、
貫
魚
以
宮
人
寵
，
無
不
利
。
皇
后
是
陰
性
的
，
宮
女
也
是
陰
性

的
，
高
高
在
上
的
君
主
是
陽
性
的
，
皇
后
率
領
着
一
群
魚
貫
而
入
的
宮
女
成

了
君
主
的
擁
戴
者
和
保
護
者
，
這
就
把
群
陰
剝
陽
的
勢
頭
一
舉
轉
化
為
群
陰

護
陽
的
局
面
。
同
理
，
只
要
邪
惡
勢
力
的
領
軍
人
物
能
夠
帶
動
他
的
同
夥
棄

惡
從
善
，
回
歸
正
道
，
災
難
深
重
的
剝
落
之
世
就
可
以
立
刻
迎
刃
而
解
，
轉

危
為
安
。

上
九
、
碩
果
不
食
，
君
子
得
輿
，
小
人
剝
廬
，
終
不
可
用
也
。
在
萬
木
凋

零
的
深
秋
，
還
剩
有
一
顆
孤
零
零
的
特
大
的
果
實
垂
壓
在
高
枝
之
上
；
不
能

把
這
最
後
的
碩
果
摘
下
來
賣
掉
，
應
該
把
它
留
作
重
造
無
限
生
機
的
唯
一
種

子
。
如
果
貪
婪
的
雙
手
對
這
顆
同
生
命
一
樣
重
要
的
種
子
都
不
予
留
存
，
那

麼
，
再
美
好
的
東
西
到
了
他
的
手
中
都
將
很
快
化
成
灰
燼
，
最
終
連
自
家
的

房
屋
都
會
被
他
拆
賣
一
空
。

剝卦

秋
天
是
豐
收
的
季
節
，
二
零
一
五
年
的
十
一
月
七
日
是
海

峽
兩
岸
和
平
發
展
的
豐
收
日
。
國
家
主
席
習
近
平
與
台
灣
領

導
人
馬
英
九
實
現﹁
破
冰
之
旅﹂
，
是
六
十
六
年
以
來
海
峽

兩
岸
領
導
人
首
次
會
面
。

雖
然
這
次
會
面
二
人
不
會
簽
署
協
議
，
也
不
發
表
共
同
聲

明
，
但
是﹁
習
馬
會﹂
各
取
所
需
，
製
造
了
歷
史
，
成
就
了
兩
岸

發
展
的
新
里
程
，
六
十
六
年
兩
岸
關
係
的
大
突
破
。﹁
一
飯
泯
恩

仇﹂
，
雙
方
一
起
吃
飯
，
各
自
付
款
，
表
現
了
雙
方
平
等
互
重
。

炎
黃
子
孫
為﹁
習
馬
會﹂
的
順
利
成
功
而
感
興
奮
及
驕
傲
。

近
年
來
，
我
國
在
睦
鄰
互
訪
締
造
友
好
往
來
的
新
局
面
，
尤
其

是
為﹁
一
帶
一
路﹂
及
開
發﹁
亞
投
行﹂
的
國
策
，
習
近
平
主
席

和
李
克
強
總
理
先
後
馬
不
停
蹄
到
各
國
訪
問
，
受
到
熱
烈
的
歡
迎

和
最
高
的
禮
待
。
海
峽
兩
岸
本
是
一
家
人
，
雙
方
領
導
人
更
應
互

訪
，
營
造
正
能
量
，
利
好
雙
方
經
濟
發
展
，
穩
定
海
峽
和
平
是
利

好
雙
方
經
濟
民
生
發
展
的
關
鍵
。
尤
其
是
對
今
年
經
濟
漸
疲
弱
的

台
灣
，
期
待﹁
習
馬
會﹂
能
維
持
海
峽
現
狀
，
是
有
利
於
台
灣
的

最
高
利
益
。

還
有
不
到
三
個
月
，
台
灣
將
進
行﹁
大
選﹂
，
就
現
時
選
情
而

言
，
國
民
黨
似
乎
處
於
弱
勢
，
希
望
隨
着﹁
習
馬
會﹂
登
場
，
能

為
國
民
黨
拉
票
。
出
訪
新
加
坡
前
，
馬
英
九
曾
召
開
記
者
招
待

會
，
介
紹
他
的
立
場
和
行
程
，
他
坦
言
願
意
起
搭
橋
的
作
用
，
希

望
兩
岸
領
導
人
見
面
設
常
態
機
制
，
對
此
外
界
輿
論
反
應
正
面
。

世
界
發
展
浩
浩
蕩
蕩
，
需
要
和
平
穩
定
的
環
境
。
海
峽
兩
岸
能

夠
保
持
和
平
穩
定
，
共
同
為
經
濟
、
民
生
發
展
，
是
世
界
喜
聞
樂

見
的
事
。
未
知
是
否
巧
合
，
兩
岸
三
地
股
市
止
跌
回
升
，
尤
其
是

台
股
當
日
急
漲
百
分
之
二
。
期
待
良
好
氛
圍
，
期
待
營
商
環
境
，
期
待
本
是

一
家
人
的
同
胞
兄
弟
和
平
相
處
。

雖
然
據
稱
未
有
將﹁
一
帶
一
路﹂
納
入﹁
習
馬
會﹂
之
議
程
，
但
是
我
相

信﹁
一
帶
一
路﹂
及﹁
亞
投
行﹂
是
世
界
所
歡
迎
的
，
對
台
灣
而
言
當
然
也

不
例
外
。
相
信﹁
習
馬
會﹂
有
利
於
推
動﹁
一
帶
一
路﹂
在
台
灣
之
連
接
。

香
港
是
海
峽
兩
岸
的
重
要
關
鍵
，﹁
習
馬
會﹂
消
息
公
佈
後
，
香
港
股
票
市

場
與
三
地
有
關
公
司
之
股
票
勁
升
，
可
見
一
斑
。

上
周
曾
傳
出﹁
深
港
通﹂
快
通
車
之
消
息
，
港
股
曾
勁
升
七
百
點
，
事
後

澄
清
是
舊
聞
，
股
市
曾
一
度
回
落
，
但﹁
深
港
通﹂
通
車
是
遲
早
的
事
，
而

內
地
A
股
始
終
處
強
勢
，
令
股
友
有
憧
憬
，
相
信
十
一
月
之
恒
指
會
衝
向
兩

萬
三
千
點
，
慢
步
向
前
。

「習馬會」促股市急漲 思旋
天地
思 旋

科
技
的
進
步
，
當
然
會
帶
給
我
們
很
大
的
方
便
，
但
另

一
方
面
，
亦
帶
給
我
們
意
想
不
到
的
傷
害
。

最
近
在
某
個
社
交
網
站
看
到
一
條
短
片
，
內
容
就
是
集

合
了
世
界
各
地
不
同
地
方
的
交
通
意
外
，
這
些
意
外
的
發

生
都
是
因
為
過
馬
路
的
行
人
看
着
手
機
。

看
到
那
些
片
段
，
即
時
想
起
人
的
生
命
是
那
麼
的
脆
弱
，
明

明
一
個
人
踏
出
馬
路
準
備
過
的
時
候
，
這
麼
有
生
命
的
人
，
剎

那
間
便
被
汽
車
大
力
地
撞
上
，
賠
上
了
生
命
，
但
另
一
方
面
其

實
是
可
以
避
免
的
。

原
來
世
界
上
每
四
分
鐘
就
有
一
個
兒
童
遇
上
交
通
意
外
死

亡
，
而
當
中
十
五
至
十
七
歲
的
兒
童
更
佔
大
多
數
。
這
個
數
字

其
實
非
常
驚
人
，
以
前
我
們
只
知
道
在
一
些
第
三
世
界
國
家
，

每
分
鐘
有
小
朋
友
因
為
飢
餓
而
死
亡
，
但
今
天
因
為
科
技
的
進

步
，
反
而
令
到
一
個
活
生
生
的
人
結
束
生
命
。

不
知
道
當
大
家
看
見
這
條
短
片
或
知
道
這
個
數
字
之
後
有
什

麼
想
法
？
繼
續
看
着
手
機
過
馬
路
？
認
為
意
外
不
會
發
生
在
自

己
身
上
？
其
實
做
這
一
些
錯
誤
的
行
為
，
有
沒
有
想
過
，
如
果

有
意
外
發
生
的
時
候
，
你
們
的
家
人
會
怎
樣
過
呢
？

這
個
短
片
除
了
警
醒
我
們
不
要
過
馬
路
的
時
候
用
手
機
，
其

實
駕
駛
人
士
同
樣
不
應
該
在
駕
駛
的
時
候
看
手
機
。
雖
然
我
知

道
可
能
只
是
用
上
一
兩
秒
的
時
間
，
但
路
面
的
情
況
每
秒
都
在

變
動
，
其
實
已
經
可
以
令
到
自
己
或
道
路
上
的
人
發
生
意
外
。

人
就
是
這
樣
奇
怪
，
當
一
切
如
常
的
時
候
，
沒
有
想
到
危
險

的
事
情
會
在
眼
前
出
現
，
一
不
小
心
，
生
命
就
因
為
我
們
的
輕

率
而
犧
牲
。

其
實
手
機
的
出
現
，
已
經
影
響
了
很
多
人
的
生
活
，
一
家
人
一
起
吃

飯
，
各
自
拿
手
機
出
來
，
背
後
其
實
只
不
過
像
循
例
式
的
一
起
吃
飯
，
而
沒

有
了
一
家
人
聚
會
的
意
思
。
有
些
人
會
說
，
手
機
的
功
能
愈
進
步
，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關
係
愈
近
。
我
絕
對
不
同
意
，
因
為
大
家
都
忙
着
玩
自
己
的
手
機
，

這
種
冷
冷
的
問
候
，
怎
樣
可
以
比
得
上
親
身
見
面
那
種
親
切
。

之
前
我
也
跟
大
家
分
享
了
一
些
在
駕
駛
時
所
遇
到
的
道
路
情
況
，
今
天

看
了
這
個
影
片
，
更
加
希
望
你
們
對
於
自
己
的
生
命
更
要
珍
惜
。
世
界
上

有
很
多
病
人
都
在
期
待
，
新
一
天
會
有
奇
跡
來
臨
，
所
以
不
要
輕
視
自
己

的
生
命
。
除
對
自
己
負
責
外
，
你
也
要
向
家
人
作
出
交
代
，
不
要
因
為
這

魯
莽
及
自
私
的
行
為
而
傷
害
了
家
人
的
心
。

生命就是這麼脆弱

聊易
談經
汪雙六

發式
生活

商台DJ 余宜發

感謝住院
百
家
廊

湯
禮
春

■責任編輯：張岳悅 2015年11月10日（星期二）

寫下這個標題，肯定會引起眾人的不解，生病
住院本來就是人人恐懼的事，怎麼還反倒感謝住
院呢？其實，這是從我心底湧上來的真實想法，
如果不是住院，我對我的糖尿病始終還處於一種
稀裡糊塗的狀態，這對一個糖尿病患者來說是十
分危險的。
我患糖尿病已經上十年了。十年前，我突然感
覺口渴，而且一天喝再多的水也感覺解不了渴，
再加上突然瘦了上十斤，自我意識到身體上出現
了毛病，也隱隱約約感覺到了自己是患了糖尿
病，但我這個人有點諱醫，不敢正視現實，不願
上醫院去看，害怕真查出了毛病。倒是妻子十分
着急，多次催我去醫院檢查血糖，我總是以「能
吃能睡能工作，肯定沒有大問題」為由來拒絕。
直到有一天，妻子以查血型為由，將我的血悄悄
拿去化驗了，我的空腹血糖已達到14，這才證實
的確有了糖尿病。
雖然事實擺在那裡，但我這個人一貫內向，又要

面子，從不敢公開承認自己有糖尿病，就像駝鳥把
頭埋在沙子裡一樣，以為這樣就能避開風雨。我不
敢上醫院，也不去查血糖 ，總是自己偷偷拿點
「消渴丸」吃，如果感覺口不渴了，就自以為血糖
控制了，就不再吃藥；一旦口渴了，就又服幾天
藥。每當妻子問起我的病情，我就遮遮掩掩地說：
「我還好，一點也沒感到口渴！」我甚至聽信別人
的推薦，服了好幾年的「苦瓜健素」，自以為能像

發明「苦瓜健素」的專家所說：「這種保健品既能
控制血糖，又不傷害身體，還能修復胰島功能。」
這種保健品也能在短暫時間內控制血糖，因為裡面
大多摻加了一些降血糖的西藥成分，所以他蒙騙了
我幾年。我甚至都不去查血糖，還自我感覺良好，
以為血糖肯定被這種「保健品」控制住了。直到去
年，妻子實在不放心，硬押着我去醫院查血糖，我
的空腹血糖已達到18，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查
血糖之前，還曾瞞着妻子服了「苦瓜健素」。社區
的醫生見我的血糖這麼高，當時就建議給我打一針
胰島素，我對胰島素不了解，不敢輕易打，只有聽
從妻子的建議，轉而到正規醫院去看醫生，醫生叫
我再查血糖，已達24了。醫生要我趕緊住院，我
還不願意，說：「我感覺沒什麼不舒服的呀。」
醫生說：「你這麼高的血糖，隨時都有昏迷的
危險。」
我這才害怕了，在妻子的押送下，住進了醫院。
到了醫院，醫生趕緊給我注射胰島素降血糖。
我擔心以後會造成胰島素依賴症，醫生耐心地跟
我解釋：「吃西藥降血糖的原理是用藥物刺激人
的胰腺分泌胰島素，時間長了，胰腺會疲倦而麻
木，分泌胰島素的功能會愈來愈差。注射人工胰
島素既能補充人體所缺的胰島素，又能讓人體的
胰腺得到休息和恢復，而且人工注射胰島素既不
會產生依賴症，也不會有什麼副作用。」在醫生
耐心的解說下，我對胰島素有了正確的認識，我

決定此次出院回家後，長期堅持注射胰島素，我
相信，這是目前控制糖尿病最好的治療方法。
住院期間，我的主治醫生還特地給我介紹了幾

個糖尿病患者因長期不注意控制血糖，而導致後
遺症的病例。
其中最典型的是一個擁有上千萬資產的老闆，

他在十年前就查出了糖尿病，但他以為能吃能睡
並未影響生活而不在意，家人每次勸他到醫院去
看，他都以要抓緊時間賺錢而推脫。拖到現在，
他雖然很有錢了，但長期未能控制的血糖已嚴重
侵害了他的身體，導致他的視網膜脫落，眼睛失
明，一個腳趾潰爛長久不能癒合，不得不鋸掉。
在醫生的安排下，我還到這位病人的房間坐了一
會，當我看到這位五十多歲的人摸索着，還要靠
他年邁的母親牽着照料，我心裡有說不出的滋
味。在和這位病人交談中，他十分後悔不早點來
住院治療，以至拖到現在這個狀況。他說：「賺
錢有什麼用？健康才是第一位的，現在如果能讓
我的千萬資產換來我的健康，我肯定願意！唉，
後悔已晚矣！」
這個病例讓我十分震驚，我為自己原來在對待

糖尿病上採取的駝鳥方式感到後怕，我告誡自
己，以後一定要重視自己的糖尿病，時時監控，
隨時治療，絕不能再馬虎。
和我同住在一個病房的嚴師傅是一個快八十歲

的人了，他患糖尿病已經快三十年了，但他的血
糖比我控制得好，一點後遺症都沒有。
我問他的經驗，他告訴我，自從他查出得了糖

尿病後，就十分重視，一點也不敢馬虎，他不僅
買來血糖儀時時監控，而且還隨時根據血糖的情
況來增減藥物；另外，他還買來相關的醫學書

藉，每逢醫院有有關糖尿病知識的講座，他就趕
去聽，把治療糖尿病的最新動態掌握得一清二
楚。最後，嚴師傅告訴我，他每一兩年，就主動
來住院，以便檢查身體，根據醫生的指導來服
藥，他這次來住院是有意了解胰島素的，他已感
覺藥物對治療他的糖尿病作用愈來愈小，他決定
以後注射胰島素。嚴師傅的經驗告訴我，其實糖
尿病並不可怕，只要隨時監控自己的血糖，把嘴
巴管緊一點，並堅持鍛煉，是不會得後遺症，也
是可以長壽的。
由於在住院期間，我對糖尿病有了充分的認識，

我隨之買了血糖儀，又買了注射胰島素的筆針，還
主動找護士學會了自己給自己注射胰島素。
在出院那天，我從心底裡湧出一句話：真是感
謝這次住院啊！讓我對糖尿病和在治療方面有了
清晰的認識，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我想，我以後
也會學嚴師傅一樣，隔一兩年，就主動來住一次
院，對自己的身體和糖尿病嚴格掌控起來，把糖
尿病這頭「惡虎」徹底馴服。

■住院使人對自身疾病有更充分的認識。
網絡圖片


